遥远的呼唤

解说：济深和思婷是双胞胎，今年都二十二岁了，济深是哥哥，大妹妹半小时．小哥俩从小就非常要好，行影不离．一次哥哥病了，不能上学，妈妈要带妹妹去，小思婷睁大眼睛说：我今天不能上学了，济深病了．妈妈说：是啊，济深不去，你今天一个人上学．思婷费解地说：我一个人上学？妈妈笑着说：你的小朋友们都是一个人上学的．思婷这才若有所思地跟着妈妈去了．哥哥的小伙伴们也是妹妹的好朋友，妹妹跟小姐妹们玩时，也总是带着哥哥．

一九九八年九月，在他们住的小城的健康博览会上，小哥俩知道了法轮功，优美舒缓的功法和热情和善的修炼人让他们感到温暖又遥远，亲切又陌生，似曾相识却从未曾相见，从未有过的感觉．博览会结束时，他们在即将开始的教功班报名表上签了名．

济深：我们的家是非常典型的郊区加拿大人家庭，我们从小受到西方式的教育，东方对于我来说是很遥远的，从未想过会跟中国有联系．所以第一次读＜转法轮＞时，就像读天书一样，因为很多关于修炼的名词我从来没听说过．但是真善忍的法理吸引了我，引导我一步步走进修炼的门．

思婷：是的，我在健康博览会上接触了修炼人，学了功，感觉非常好．后来每到周末他们开车几个小时来我们小城跟我们一起炼功，读书，探讨．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群人，完全没有个人目的，付出，努力都是一心为别人．我非常感动，心里想，我也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也希望别人也能这样尊敬我．他们是中国人也没关系，我愿意跟他们交朋友．是法轮大法把他们变成这么好的，那我也要学，书看不懂也没关系，多看就会懂了．

解说：就这样，加拿大法轮大法修炼人中又多了一对年轻的，金发碧眼的孪生兄妹．

济深：那时我们都还在上高中．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跟同学们竞争，而是努力做好功课，常常想着别人，愿意花时间帮助别人．心态平和，思想专注，没有了心理压力，我的成绩反而更好，高中毕业时我得到了很多褒奖．

思婷：我过去一直不知道自己将来做什么，上不上大学，工不工作，喜欢作什么，一直很茫然，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修炼后，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思路清晰了，知道如何安排自己，也发现了自己的特长．在补齐了功课后，申请了大学，所有的大学都录取了我．我选择了这所我喜欢的学校和专业．儿童青少年教育研究．

解说：修炼一年后，济深考上了多伦多大学，离家来到多伦多，跟修炼人接触多了，济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兴趣．　场景：济深和中国人在一起，吃饭，学中文，唱歌，开玩笑．．．．．．，思婷选中文课．．．．．．

济深：法轮大法修炼使我对中国人，中国文化，和很多同中国有关的事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为中国骄傲，因为师父和大法都来自中国，同时也为自己骄傲．

为自己有如此伟大的师父而骄傲．

解说：就在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迫害从开始到愈演愈烈．突然间出现的一切令兄妹俩非常费解．

思婷：完全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法轮功教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虽然那时我不能完全理解，但我亲身的经历告诉我师父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济深：对于我们兄妹来讲，中国这种对普通百姓大面积政治迫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们在明明白白地撒谎．可也正是那些愚蠢可笑的谎言让我确信，这场迫害是错误的，必须停止．

我们多羡慕中国人哪，他们和师父来自同一个国家，能用原文读师父的书，但是看看那些人在干些什么？我为这些人难过，他们一定是被邪恶的宣传欺骗了．我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我要把真相告诉那些被蒙蔽的中国人．

思婷：我认为对真善忍的迫害是摧毁人最美好的品质，对此我们绝不能沉默，我也象哥哥一样，也想了很多办法，让尽量多的中国人知道真相．我还参加了SOS 步行活动，从我们学校走到多伦多，150公里，当走到多伦多唐人街时，我高高举起功友们帮我做的中文大标语，告诉人们：我走了150公里，只为告诉您一句话，法轮大法好！我能看出很多中国人的震动，有很多人接过我们的传单．

济深：是的，从很多人惊诧的脸上，看出他们真是不知道法轮大法有多珍贵，这么多西方人被吸引．同时也感受到一些人的仇恨，他们说着不好的话，我不能完全听懂，脸上的表情很难看．这些真让人痛心，这些仇恨从哪里来的？带着这些仇恨对谁有好处？对中国？对加拿大？还是对哪一个人或他的孩子有好处？所有的回答都是NO.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帮助中国人知道事实真相，因为他们是受害者．我感受到了我的责任，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邻居，加拿大社会的一员，我为他们伤心．

思婷：这次步行，收到的反响很大，沿途的小城市长来亲自送信支持，大学里受到校长接待，当我走到最后一站多伦多莱尔森大学时，副校长领着校学生会主席，校报记者等来见我们，他说，我非常敬慕你们的勇气，你们的和平和理性．因为我家就住在多伦多中领馆附近，一年多来每天上下班都能见到你们的朋友们，他们的诉求毫不过分，他们的行为值得所有人的尊敬．

思婷：其实我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自觉而且自然地用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妈妈注意到我和哥哥的变化，她也对法轮大法产生了兴趣，后来也成为一名修炼人．

爸爸虽然不修炼，但也知道法轮大法好．

济深：思婷的男朋友杰森也是修炼人．

思婷：我们是99年3月纽约法会上认识的，他和弟弟丹尼尔在法会上先后上台谈修炼心得体会让我们都很感动．他还会说中文．

杰森：为了读中文＜转法轮＞，我去中国工作了一年．在中国地质大学当英文老师，我还有一位中文老师，是非常好的一位老师，（照片，跟小郭）

思婷：后来他们的妈妈也像我妈妈一样开始修炼．

济深：去年11月20日，我们的好朋友泽农和乔去了中国，在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我们的心声，法轮大法好！乔下飞机跟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的情况十分严重，＂泽农回来后向我们讲述他的经历和作为外国人他们亲身遭受的迫害深深触动了我．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当我想到中国的时候，我会想到中国文化，想到的中国人民，想到中医，想到武术，想到中国对世界历史的贡献，甚至想到那些叫不出名字的中国菜，当然会想到法轮功，想到我的师父．可是那里的那么多的人民却被邪恶的谎言欺骗，生出无端的仇恨甚至干出灭绝人性的罪恶行径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泽农告诉我们说，不是所有的警察都是十足的恶棍，很多人还非常年轻稚气未脱，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些西方人甘愿遭受毒打羞辱，万里迢迢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时，年轻的心一下子通了，泽农说他从心底感受到了他们的震撼．只可惜没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更多的人．．．．．．我仿佛看到了那些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娃娃脸在阳光下对信仰真善忍的人无情的施暴，看到了我的中国同修们为了唤醒他们而承受着怎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我也必须行动了．

思婷：济深和朋友们是带着这些眷恋和牵挂去的中国，要将恶毒的谎言昭示于天下，他们都明明白白地知道将要面临的是什么，尤其济深在北京召开秘密记者招待会，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这个最邪恶的谎言，他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但却依然去了．济深在北京的日子里，就好像一半的我与他同在北京一样．

玛丽：作为妈妈，我非常担心，也真不情愿他去，但作为一个人，一个修炼人，我为他骄傲，也非常尊重他的选择，也许一次努力看不出什么结果，但许许多多象济深一样的修炼人的付出就会出现惊天动地的变化．就象纳粹战争结束后我们拍了多少电影，出版了多少书，那是为了让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记住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而今天人们的沉默正是在重蹈覆辙．人被剥夺了最基本的权利，总要有人站出来为他们说话．

济深：可我没能有机会看一看北京，看一看长城，在天安门被暴打一顿后塞上汽车送到拘留所，27小时后被驱逐．在北京的几十个小时就象一个世纪那么长，我看到了人性中最邪恶的东西，没有丝毫善念和美好，完全就是恶魔一般．我不相信他们生来就是那样．那么是什么样的宣传和教育把人变成了这样，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严肃的思考，而怎样尽早制止更多的人变成这样没有人性的恶魔，怎样能帮助他们保护心中仍存的善念，就更值得更加认真的思考．其实这也是我们去中国的目的．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承受真的触动了很多人的心，在警车上一个年轻的警察负责看管我，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心态纯净，用中文跟他说，你知道法轮大法好，他慌忙使劲摇头说不不，但眼睛一直在看着我，我又清清楚楚地跟他说，你知道法轮大法好，泪水涌满了他的眼睛．跟泽农一样，我感到非常遗憾，时间太短了．

思婷：济深的故事深深打动了我，其实当泽农他们去北京时，就已经让我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让他们难过的不是自己受到的折磨，而是太快就被赶出来．如果能有更多时间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更多的人摆脱恶魔的控制，那么我也该去了。

临出发的时候，我害怕了，想起哥哥和先后二十几个国家一百多位同修从中国回来讲述着类似的经历，想到明天我可能将独自面临那一切，那一瞬间，我真的害怕了。。。。。。但很快，这种自私恐惧被慈悲的勇气代替。。。。。。在飞向北京的路上，我的心是温暖和平静的。

思婷：（机场），能回来太好了，中国的情况太可怕了，让人无法想像，不管你炼不炼法轮功，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去了中国才知道中国有那么多的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发生着什么．当听到我讲述真相时，人们震惊了，围着我，简直象在抢我手里的传单，他们都渴望知道真相．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伸出救援之手，我们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济深：我们相信邪恶的迫害很快就会结束，真心希望那些人能早些醒悟过来，不仅是为了别人，也是为他们自己。 

思婷：在如此严酷的迫害面前，中国同修们始终恪守着真善忍的原则，和平理性地坚持正义和真理，这一事实足以向世人说明法轮大法是万古难遇的高德大法。而在谎言和强暴面前，每一个亲身见证这一切的人，能够做出自己理智清醒的判断也就尤为可贵。那片令我神往的土地上的人啊，千万走好！

